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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鹳影（散文）

□ 贾涛根

草市街的“行吟诗人”（散文）

□华明玥

我们所走过的远方（组诗）

□许仲

我从小城来（小说）

□徐向林

晚上八点，东台市西溪景区的十字
路口，一个镂空立方体悬浮在空中，它像
赛博世界的精灵一样翻滚、颠动、旋转，
忽而变为青绿色，忽而变为红紫色，忽而
变为银白……仿佛夜空中有一只神秘的
手，抓紧这硕大的空心立方体，在翻弄戏
耍。正诧异间，忽听同伴惊呼：那是杂
技，那立方体的彩色灯光下面有人！

走近一看，果然，音乐中断，LED灯
不亮了，空心立方体突然变作乳白色，
身高超过1米85的小伙子浑身的汗在
闪闪发光，他像古代的侠士一样身着无
袖玄衣与贴身玄裤，手绑腕带，头上系
一条弹力发带，防止头发上的汗水流下
来辣到眼睛。我的同伴试了试他的道
具——一个镶嵌 LED 灯的立方形大
框，重约八斤，边长约90厘米，为白铁
材料，常人都很难举过头顶，同伴惊讶：

表演道具而已，为什么要做得那么重？
小伙笑道：我这是与声光电相结合

的杂技，你一试就知道，手里的家伙太
轻飘，动作就虚浮，腰是垮的，肩是塌
的，手指到手腕上的那几条筋都没有立
起来。当年，师傅教我玩杂技就讲过，
空缸得厚重，空碗要坠手，顶碗转缸时，
节奏才能卡得准，你看杂技团里，大家
都没有用轻飘的塑料制品的，全是真瓷
真陶，就是这个道理。道具没分量，演
员精气神就提不起来。

小伙子的下一场表演在草市街的
尽头，他扛着演出道具，拖着音箱一路
逶迤走过，周围卖吃食小铺子里的老板
娘，有的倒出凉好的大碗茶给小伙，也
有人提议围观等待的人比较多，“您能
不能加演一场？”小伙笑着解释，按规
定，他每晚表演5次，每25分钟表演一

次，每次表演4分钟，“我已经习惯了这
种节奏，我师傅说的，譬如蹬腿转缸，表
演时一口气蹬转36圈，多一圈腿软，少
一圈腿僵，都会伤到表演的层次与节
奏。你们在附近逛逛再来，我真正表演
的时候从来不惜力。”

原来，小伙才23岁，学着耍这种五
彩斑斓的立方体大框才1年，他原是专
业杂技演员，毕业后负责在景区沉浸式
演出的换场时间帮助热场，也就是担当
几分钟的“搞笑喜剧人”。做了一段时
间，景区里有3个“自由演出”的职位招
聘，小伙就毫不犹豫地报名，耍“梦幻立
方体”去了，他是这么想的：天一黑，能
自创一个滚动舞台，边走边耍，不受同
伴的影响与束缚，有点像一个行吟诗
人，自由又潇洒。

时间一到，音响打开，节奏强劲的

音乐响了起来。立方体上的LED灯开
始快速变幻闪烁。小伙拎起它，滚，举，
托，甩，旋，顶，那变幻莫测的、五彩斑斓
的立方体，忽而变得热情洋溢，忽而变
得冷冽忧伤，随着音乐的变化，它忽而
站上了小伙的颅顶，忽而立上了他的手
臂，忽而如凌空飞行的UFO，忽而像连
成排的闪烁星辰，它是活的，有情绪有
生命的，有时平静悠长地歌吟，有时发
出凛然的长啸，有时自由自在地凌空阔
步，有时翻滚如一个炫耀后空翻的七岁
小孩……小伙花了很多心思，将在他心
中徘徊了许久的“行吟诗人”画了出来，
在高潮处，一个火花四溅的内心世界，
被他神奇地舞了出来。

周围鸦雀无声，连孩子的嬉闹，连
卖烧烤和陈皮酒的大哥大嫂们的吆喝
声，也休止了。

他干了一件大事：他终于向她发出
了邀请。

他说，正是春光无限好，我们找个
地方去散散心吧。

她说：好。莫负春光莫负卿。
他和她在一个微信群里相识，然后互

加了微信，再然后两个人就聊到了一处。
他在江海平原的小城做教师，她在

武汉的东湖开办了一个教育培训机构。
她吸引他，是因为她的网名很独特

——“姚木兰”，正是林语堂先生的名著
《京华烟云》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这本
书，他特别喜欢看，曾陪伴了他大学四
年的时光。他喜欢林先生的幽默和闲
适，他也是一个幽默和闲适的人。

而她，正是“姚木兰”的铁杆粉丝。“姚
木兰”的勇敢和坚韧，是她的励志榜样。

很自然的，他们不约而同将散心的
地点定在闽南小城平和。那里是林语
堂先生的故乡。

接下来，他开始为外出找借口。他
向学校请假，也向他的爱人请假，他谎
称要到平和小城的林语堂纪念馆参加
一个文学培训班。学校很顺利地批了
他的假，他的爱人向他建议：带我一块
去吧，我也想去攀爬闽南第一山灵通
岩，也想去三平寺许个愿，还想品品那

里的八仙茶呢。
那不行。他条件反射地拒绝。他

和“姚木兰”营造的二人世界，绝不能让
妻子给搅和了。

妻子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被拒绝
了并没有沮丧。她忙着给他收拾行李，
还帮他在网上查询订火车票，说是早点
订才有卧铺。她还买了一大堆零食，叮
嘱他外面的食品不卫生，要他尽量少吃
快餐。怕他钱不够花，还取了她自己的
当月工资，悄悄地塞进了他的行李箱。

最后，她还从书柜里翻出那本《京华
烟云》，要他带着，说是到了林语堂纪念馆
沾点文气，回来后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

妻子在忙活的时候，他一直沉默
着。再说她——“姚木兰”。她也在为
平和之旅提前准备着。她的丈夫是机
关小职员，家里大事小事都由她掌管，
因此，她出门无需跟丈夫多解释。她收
拾行李，她订机票，丈夫都无法插手。

直到离出发还有两天的时候，丈夫
下班回来带了个自拍杆送给她，丈夫
说，亲爱的，有了这个自拍杆，更方便你
的自拍。

她从来没用过自拍杆，丈夫就手把
手教她，直到她熟练为止。而且丈夫还
告诉她，自拍的时候，用三十至四十度

的俯拍角度效果更好。
她这才知道，丈夫为了当好她的

自拍导师，足足花了三天的时间来钻
研，由于刚开始不熟练，还用坏了一个
自拍杆。

那天晚上，她看丈夫的眼光，多了
些柔情，多了些蜜意。

出发在即，他和她又开始在微信上
聊天。他们聊了会儿事业、聊了会儿人
生、聊了会儿文学后，她突然转换了话
题，她问他，你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应该好了吧。他说。
他也问她：你呢？准备好了吗？
她过了一会儿才回：也应该……差

不多了吧。
他很敏感，这与他平时也爱好研究

心理学有关。他问她：你是不是有思想
顾虑？

她避开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他：你呢？
他沉默了，不知道如何回答。
她又发来了一条微信：要不……我

们等准备好了……再去吧。
他说，那……好吧。
但是，他的假已请好，火车票也已

订好，他和妻子都不想浪费，他决定如
期带着妻子去平和小城。他向妻子坦
白，文学培训班是他虚构的，是他这段

时间压力太大，想出去散散心。
她的工作也已做了安排，机票也已

订好，如果不去，有点浪费。她也决定
带着丈夫去平和小城。她向丈夫坦白，
我不是公事出差，是因为工作压力太
大，想出去散散心。

两天后，这两对夫妻相继出现在平
和小城。而且，机缘巧合地在林语堂纪
念馆相遇。他认出她，她也认出了他。

她指着他向丈夫介绍：这是我的大
学同学，碰巧遇上了。

他也指着她向妻子介绍：我的大学
同学，这么多年过去，年龄都在她身上

“冻”住了。
这当然是虚词，他和她其实这是第

一次见面。
她的丈夫很兴奋，他的妻子也很兴

奋。这两个人建议：既然巧遇上了，那
就一块玩吧。

于是，他们就一块地去攀爬灵通
岩，一块地去三平寺，一块地去品八仙
茶。最重要的是，他们还一块地在林语
堂纪念馆前合了一张影，合影就是用的
她丈夫买的那只自拍杆。

小城之旅分别后，他给她的微信留
言：我们都从小城来。

她回他：小城故事真不错。

摄影是我的爱好，退休以后特别热
衷于观察和拍摄本地野生鸟类，因此学
到了一些鸟类知识，与人聊天时常常会
谈起鸟儿逸事。最近一位老友就问我，
南通市区发现的野鸟哪一种最为珍
贵？我当即告诉他，毫无疑问是东方白
鹳。为什么呢？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
改善，市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珍稀野
鸟，但其中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
生鸟类，唯有近年在崇川区北郊发现的

“鸟中国宝”——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是一种体态优美大型涉

禽。站立起来有一米多高，翅膀张开来
要超过两米，体重将近十斤。外形轮廓
和羽色与人们熟知的丹顶鹤比较相似，
但体形则要小些，一些器官的形状和色
泽也有些区别。东方白鹳和丹顶鹤身
体上大部分的羽毛都是纯白色，翅膀上
都有部分黑色的羽毛，但东方白鹳的黑
羽要占到翅膀的一半，并具有绿色或紫
色的光泽。喙的形状和大小则各有特
征，丹顶鹤具有长而匀称的绿灰色喙，
而东方白鹳的黑色嘴巴则特别地长而
粗壮。丹顶鹤头部最显著的特征是头
顶有一块鲜艳的红色，脸和颈部则呈黑
色，而东方白鹳眼睛周围、眼线和喉部
的裸露皮肤都是朱红色的。它们的腿
都很长，但丹顶鹤呈黑色，而东方白鹳
为鲜红色。

虽然东方白鹳在东北亚和我国多
地均有分布，但个体数量非常稀少，在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中属于世界一级濒危物种，人们昵
称其为“鸟类大熊猫”。关于东方白鹳
的分布，有关观鸟工具书中介绍，此鸟
繁殖于中国东北，越冬地主要集中在长
江中下游的湿地湖泊。但近年来有江
苏一些地方发现东方白鹳栖留繁衍的
报道。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市陈
桥、幸福街道的万顷良田地带，竟然连
续几年有东方白鹳出没。东方白鹳历
来栖息于开阔而偏僻的平原、草地和沼
泽地带，活动都远离人烟稠密的居民
区，为什么能来到我市近郊久留，必然
有一定的缘由。

无疑，东方白鹳的到来与万顷良田

附近的森林野生动物园有一定关联。
园里建有一座面积上万平方米、高达三
十多米的大型鸟棚，饲养了多种珍稀鸟
类供游客观赏。其中就有好几只东方
白鹳，它们经常在大棚里上下翻飞，或
是用大嘴巴上下急速叩击，发出与同伴
交流的“嗒嗒嗒”声。大概是大前年初
春的迁徙时节，一只从上空飞过的雄性
东方白鹳，被鸟棚里东方白鹳飞翔的身
影，还有那响亮的击喙声所吸引，降落
到了大棚的顶上。这只雄鹳相中了棚
中的一只雌鸟，就衔来树枝在棚边立柱
一角筑起了巢，不断朝向棚内击喙求
偶，但痴情隔棚求爱多日无果，只能失
望而无奈地离别。第二年的二月，这只
雄鹳又来到野生动物园，还带来了一只
野生雌鹳，并在旧巢安家，开始了新生
命的缔造。在动物园的邀约下，我们几
位鸟类拍摄爱好者，曾记录了这对鸟夫
妻轮流坐窝孵卵，孵出三只幼鹳并养育
至离巢的全过程，并在地方媒体进行了
报道。

但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
么原因吸引它们又回到我市这个城郊
接合部地带？有什么适宜的生态环境
能让它们在这里安身立命呢？我们对
此进行了观察和探究，发现白鹳夫妇轮
流从动物园的窝巢飞出捕食，大多在上
空盘旋一阵后即向东飞行，不久就会口
衔鱼虾回巢哺喂幼鹳。原来野生动物
园东侧万顷良田地域的农田中，有连片
养殖螃蟹的大塘，数万平方米的蟹塘四
周建有围栏，蟹农每天往塘里投喂大量
动植物饲料，其中也有不少的鱼虾，这
里正是白鹳取食的绝佳之地。它们发
现蟹池里没人活动时，就会快速地在里
面降落，迈开大长腿在不深的水塘中寻
找和捕捉猎物，自己饱吃一顿以后，就
会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巢塘之间，为巢
中嗷嗷待哺的宝宝提供足够的食物和
营养。到了后来养蟹人知道这种大鸟
的珍贵，对于它们捕食饲养饵料，甚至
啄食蟹苗都采取了放任和宽容的态度。

其实，这处城乡接合部地带，让白
鹳栖留的不仅因为栖息地附近，有这样
一处丰盛的取食基地，还因为这块当年

叫“十万步荡”，如今叫“万顷良田”和都
市农业公园的地方，一眼望不到边的田
园里人烟稀少，没有农家的住宅，却有
众多的绿色园林和河道沟渠，对于东方
白鹳来说，这种僻静的地域应是难以寻
觅到的良好生态环境。此外还有高耸
在田野里的输电铁塔塔顶，更是白鹳筑
巢的上佳地点。古人云：“良禽择木而
栖”，这里有如此良好的生存条件，自
然就成了它们的栖留繁衍之地。因
此，那一带经常可以看到东方白鹳在
高空飞翔盘旋，它们缓慢地扇动宽大
的黑白相间的翅膀，显得十分悠闲淡
定。还可以发现它们涉水池塘、湿
地，或者轻盈矫健地漫步在田埂和庄
稼地里，休息时常单腿或双腿站立于水
边或草地上，显露出优雅而动人的身
姿。一个时期，这东方白鹳一家子的活
动，成为万顷良田地带一道灵动而美丽
的风景线。

然而好景不长，东方白鹳一家在这
里也遭受了不少惊扰和磨难。也许是
忌讳动物园大棚窝巢下面的游客太多，
这对夫妇便迁到团结河北侧的高压输
电铁塔上建造新家，它们不辞劳苦到处
衔取树枝杂草，飞上塔顶搭建巢屋。但
这引起了早就在铁塔营巢的喜鹊不满，
强烈的领土意识驱使成群结队的喜鹊，
乘白鹳夫妇不在时，把它们在建的窝巢
拆得仅剩几根骨架。尽管它们又重建
几次，终究斗不过“地头蛇”，只好失望
作罢。更加不幸的事发生在前年四月
底的一天，鸟爸爸外出为孩子们捕食，
却没有回来。后来有人在一幢房屋的
楼顶发现了它的尸体。因遗骸有明显
的创伤，爱鸟人士分析有可能是无人机
跟踪拍摄时过于靠近，白鹳本能驱赶时
被划伤坠落而死。这种为追求拍出大
片而不择手段，造成野鸟伤害的事件更
令人不齿。东方白鹳之死应该唤醒此
类鸟类伤害者的良知。后来单亲鸟妈
承担了抚养孩子的重担，含辛茹苦地把
三只幼鹳哺育养大，并在秋迁时一道飞
向了远方。

鸟爸爸死后，单亲鸟妈带着孩子秋
迁飞走，能不能重新回到这里，成了爱

鸟人士一直的期盼。出人意料的是鸟
妈于第二年的早春又飞回来了，还带来
了一只雄鹳朋友，它们在野生动物园的
老巢安了家，并开始了下一代的孕育和
抚养。但万顷良田里的蟹塘却传来了
令人不安的消息，因为经营不善，蟹塘
承包人决定结束螃蟹的养殖，土地退还
给业主单位进行粮食生产，这就断绝了
东方白鹳主要的觅食来源。不久，蟹塘
的水大量排出，养蟹人全力捕捉淤泥里
残存的螃蟹，白鹳在空中盘旋寻找少许
有水的深塘，降落下去捕食里面的残羹
剩肴。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大塘完
全干涸了，拖拉机开始翻耕土地，准备
种植水稻，观鸟人曾多次发现远处的田
埂上，停息着这些无奈而失望的觅食
者。等到大田秧苗一片绿油油时，万顷
良田的上空和田野，再也见不到这种珍
稀野鸟的身影了。直到今年三月，我在
新建的亭平路大桥上，发现一只东方白
鹳在野生动物园大型鸟棚的上空盘旋
飞翔，这是春迁途中的故地重游，还是
打算在此安营扎寨？但我觉得，它们在
此栖留繁衍的可能性不大了。

东方白鹳繁殖分布区域十分狭窄，
生存环境的要求极高，我市北郊之所以
连续几年出现它们，与动物园大棚里白
鹳的吸引、周围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关。
如今大型鸟棚里的同类虽然还在求偶
击喙，但少有的觅食蟹塘已经失去，必
然要离开此地去寻找新的栖留之地。
东方白鹳的离去是我们这个城市的遗
憾，爱鸟人士多么希望它们能就近找到
生活无虞、生育无忧的居留之处。但我
们这一带有这样的好地方吗？确实还
有！据省、市媒体报道，一对东方白鹳
夫妇在如皋城北街道志勇村的高压铁
塔上筑巢，已连续三年成功生儿育女，
今年已经哺育了五只亚成鸟。这对鹳
鸟夫妇之所以栖留在志勇村，是因为那
里既有绿色的园林、众多的鱼塘、高耸
的铁塔，更有关心生态环境、爱护野生
鸟类的村民和爱鸟、护鸟的人士。

衷心祝愿离别万顷良田的东方白
鹳，能够寻找到像志勇村那样理想的容
身之地！

◎回想在高原见过的马车
尘烟尾随，马鬃甩掉鞭哨的嘶鸣
篷顶的紫云图有过短暂的胭

脂色落在车夫腮边
颠簸的莽原，缺角的山峰随手

扯过一丈霞光
盖住三分之一的荒凉，做成金

色衣裳
草木被低空的云点燃
车马接近风的牙齿
冲向层峦，完成急速的独舞

路边有岩石闻声碎裂
幸好我已退出那个傍晚
只留惊诧，嘴唇干裂，布衣鞋

履泥沙倒灌
幸好我已离开那一年，回想
马蹄原是高原风声渐强渐弱

的韵脚
关山在光影沉浮中给出暗示
群鸟昂起头，与我所在的尘世
作无数次平行飞翔

回想那时，我饮风饮露饮秋色
与马同行，方向一致
用江水洗濯伤口，揣着黄河的

水声远去
在沉默的轨道上，为石头与命

运的撞击作证
一路追赶心头的忧患岁月
稍有停顿，那辆马车就带着血

红黄昏
向我冲过来，又离我飞过去

◎深圳：南方的光线
那个停下来喘息的外乡人
在老街的天桥上察看夜色
漫天灯光辉映
他闪烁着曾被深圳忽略的这

双眼

他请求时光掐去三十年
痛苦也许比奔跑更难停下来
他知道自己还是这个城市躁

动的一部分
他知道天桥还怜悯着很多人

的未来

他是深南东路上的一个人民
刚刚离开深南大道进入中年

刚刚
脱下工衣，给年老的父母通了

电话
与这个年轻的老城一同生长

皱纹
那些熬夜的星星
像是三十年来疲惫不堪的自己

青春作旧，日子可好
流水线吞没了工卡
脚手架拆除了高空
遍洒汗水的地名还与乡愁较劲
还一字不漏地记录着千万个

熟悉的身影
和那些分分秒秒生发着的故事

灯光总会在某一时刻暗淡下来
是不是经常用这个方式
怀念那些永不回来的人
那些美好的人，头戴钢盔或饰物
持久地保存着故乡的思念与

他乡的敬畏
那些阔别已久的时光
依然不知所措，颜色艳丽

每次想起，他奔跑过的老街
就心疼不已
那些集体经过的往事
至今还在长途车站的一角
相互拥抱，用衣袖
擦着各自的眼角

◎诗人昌耀
上世纪有大片冷色调从笔尖

落下来
略显拗口的诗句，听出有些悲声
曾使时光有过短暂晕眩
生命中倾覆的荒草，多于他的

苦难
与坍塌的野山并行，是我喜欢

的部分
盯住他西部的奔跑
速度，追着他脚下的风浪

他为自己燃起一团火
烧毁了他千尺深的心
带着诗的火苗，在雪线以下
在鬃毛与箭毛的一侧
被狂风发现

他的语境，是灰烬
疾风烧完了他漫长的孤独
所有被他叙述过的女子男子
重新归于孤独，像他一样
在他莽原的手指间
交错，纠缠，失去光华

他的黑夜，布满诗的补丁
一次次触摸他拧紧的心结
比他紧缩的眉额，还要深，还

要硬
让我常会想起他宽阔的肩头
陷进黑衫

◎逆流而上的鱼
见到梦里的漩涡了
听见八千里河流在呐喊
低处的生命在暗处涌动
屏住呼吸，听一听
自己在风浪中吹响的冲锋号角

顶着水花奔跑
在日月星辰中穿梭
水声抖动整条河流的绸缎
盔甲迎光，战袍迎风
这个夏日的逆流
连接生活的征途和生命的密码

看你跃起，躲闪，跌倒，站立
看你欢乐，忧愁，搀扶，坚定
就想请你带我一起
去走这条坎坷路
这样的路，才是人生路

你心里有江河湖海
跟着你定能见到
生命中广袤的蔚蓝

◎乡村：旧电影
包围影院，一群人，在光圈中

挣扎
时代的气味，贴着一线影院的

墙壁上升
摸黑逃出的文字，逃出主角的

一声怒喝
镁光灯停顿，第二场接下来
观看，直播，互动，换人
一群奔跑的看客在寻找奇迹

发生

一只乌鸦飞出剧场，飞出它的黑
夜晚，在里面坚持明亮
有一对恋人，应该已经到了谈

情说爱的段落
我们也有这样的青春
被自己挥霍掉，约五分之一世纪
说出这个概念有人是要哭泣的
他和她，走在一条气喘的大道上
一回身，看见青春在放电影

放出一朵花的香
放出一个夜晚的鬼魅
一个小县城与乡村的那点心

思在纠缠
我们走在很远的那个地方
寻找经验和头脑，寻找忘记很

久的名字
我们欢呼，然后话别，伸出颤

抖的手
一场电影结束，我们在回家的

路上
有的人突然就失去了亲人

他们流着眼泪，约好
有机会再去看一遍，那里面
有很多人的父亲和母亲，静坐

与沉默着
他们想念那些笑脸
想念那些风雨中不停息的
令人难过的电影片段


